
“ 静 虚 村 ”中 会 平 凹
王高 明

回老家商州探亲途经
西安 ，趁便造访 “静虚村 ”
主贾平凹 。

“ 静虚村”原是平凹
为他的书房起的斋名 。据说 ，以前住在郊区 ，比
较安静 、心宽 。而今迁居闹市 ，随时都可听到大
街上车鸣 、人喧 ，特别是邻近建筑工地上杂乱的
敲击声 ，颇聒耳 ，实在并不虚 、静 ；但仍叫 “静
虚村”，想必 “虚壹而静”，意在寻求一个主观
精神上 的 “大明 ”境界吧 。

恰巧平 凹 刚从广州 出 差归来 。进 门落坐 ，上
茶、寒暄 。

平凹和我是 乡 党 ，讲一 口 浓重的商洛话 ，十
分随和 。

我率 直索要《贾平凹散文选集 》一书 ，他笑笑 ，
说：“那 一本 书 没 （有 ）了 。我这 儿 朋 友 多 ，谁 来 谁
拿，存不住 。年初 ，台湾作家三毛来信要 ，只好把绝
本给 了 。好 在 这 儿 另 有 一 本 《人迹 》刚 出 版 ，送你
一册 ！”随 即俯 身 ，爬到桌 子底下从一个大纸包 中
抽出一本来 ，打开扉页 ，写上通讯地址后 交给我 。

我浏览一下他的客室 。挨 门处案子上文房 四
宝俱全 ，旁 立小框 ，上有一 “画”，是 两个涂墨
左手手印 ，侧有几行小草：“风敲太 阳玻璃声 ，
手按天空是文印 ；满掌纵横黄河道 ，七星斗勺在
面额 ；前身 自 识苏黄州 ，方有漫路野棘榛 。八八
年七 月 ，平凹胡乱题。”沙发背后墙 上挂着康有
为的手迹：“住所天应”。写字台拐角带玻璃 门
的立橱里 ，插着平 凹 已 出版的数十部作品 ，一排
一排 ，各种版本都有 。上 锁 ，自 藏 。靠壁竖着 四
个大书架 ，满登登全是古今 中 外文学名著 ，顶端
摆设唐三彩 、古皿 、宝剑 、雁翎 、根雕 、竹笛之类 ，架
边露 出 窄 窄 的 空 间 。上 上 下 下 ，散缀许 多 顽石 ，其
上皆有题字 ，或 曰 “龙种”，或 曰 “大孤独”，或 曰 “巫

山仙 岩 ”，或 曰
“ 泰 山石敢 当”，
或曰 “朝 闻道夕
死可矣 （孔子）”
… …有一虎形黑
石上写：“吾本
商山 虎 ，静 卧野
草间 ，冷眼看黄
羊，嚣 声 正 散
欢。”另 一 面 上
则书 “长安 自 古
帝王都 ，文起 商
山凡代羞 ；虽与
一塘 同 戏水 ，鲤
化天龙笑蝌蚪。”
又有 “蛇岁 龙居 ”
石，其题字是 ：

“ 高 山横古寺 ，
万户得佛 音 ；欲
作清静僧 ，没有
妙玉文。”尚 见
一心 状 灰 色 石
头，上为联句 ：

“ 不会相思学会
相思就害相思 ，
待思量不思量怎
不思量”。有趣
的是一块完整龟

甲，内侧肋条隙间一边画
着八卦 ，一边写了：“宽
容、长寿 、幽默”及 “大
智、静寂 、和涵”十二个

字。此外 ，平凹 自 制了许多根雕雅品 ，有妇人头
像、裸体女神及鹿角 等 等 ，栩栩如生 ，妙在似又
不是 ，美得 自 然 ，令人赞不绝 口 。

平凹仔细看过我的一篇短文 《梁 山石燕》，
兴致浓浓 ，欲究其详 。当 我表明可馈赠两 只石燕
作纪念时 ，他欣喜若狂 。平凹 的岳母告 诉我：“没
见过平凹这样爱石头 。
拿来给娃砸一下核桃他
都不肯！”平 凹也 曾写
道：“我坐在一堆乱石
之中 ，聚神凝思……不
知这 山 中 的石头就是我
呢，还是我就是这 山 中
的石头？”他以为 ，石
头、树根 ，皆极朴素之
物，可反映大 自 然之真
谛。摆弄这些东西 ，为
平凹 日 常生活 中 的乐趣
之一 ，内面定然包涵着
与作家作文有关的某种奥窍 ，也许是启迪灵感 的
燧火 。然 ，平 凹却矢 口 否认 ，说他只是随便玩玩 。

又有客人来访 ，不便久待而告辞 。平 凹送至户
外，我 说 ：“你太劳 累 了 ，经常 高 朋 盈 门 ，恐怕得藏
一藏。”他仍笑笑：“是的 ，有时确实不躲不行。”

平凹既是怪才 ，也是凡人 。

青鸟 在 飞 翔
刘晓 楠

星期 日 清晨 ，
一队人伫立海边 ，
伫立在一方 白 色的
墓碑前 。

海对岸不时传来摇滚 的节奏 。
一只青色 的小鸟在都市的上空

飞翔 ，翅膀发 出 澄蓝的声响 。

醒来的她点亮了灯 ，明亮了她
狭小的新房 ，也明亮了她昨晚未写

完的信以及书桌上 的
一张生 日 贺卡 。

脸上沾湿了一星
海浪 。

茔地 。各色泥土
芳香 。火红 的榴花下
安歇 着 一 颗 年 轻 的
心脏 。

海涛 。海 浪 。
他默默倾听大海

的歌唱 。

摇滚乐不时从
对岸袭来 ，黑色的
人向大海急切地撒
网。

他曾在海边寻找童年 的梦幻 ，风
一般的豪爽 。

她在这方白 色的墓碑前 ，默默伫
立。

都市的人持着素花走 向这地方 。
在这春风骀荡的 星期 日 早上 。
她，共和 国 的建设者 ，一位年青

的工程师 ，一位丁香花一样的女郎 。
他，是一位普通工人的 儿子 ，生

前想实现父辈 的理想——成为一名真
正的企业家 。

对岸摇 滚 的节奏响着 ，
一只青鸟在都市和大海 的上空 飞

翔。
啊，中 国 有一支交 响 曲 。
一支摇滚乐 、海 浪和奋争的 英魂

汇合而成的乐 章 ！
刊头设计　董 凤 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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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多年前的星期天 ，我 同哥哥
去砍柴 。

老远 ，就 望 见 那 岩 壁 下 长 着
一簇好 柴 。跑 到 岩 下 ，那 柴 原来
长在 半 壁 上 ，离 地 面 还 有 三 丈 多
高呢 。脚 边 的 柴 已 被 人 砍 光 ，独
剩两丈见方 这 一簇 。高 头是绝 壁 ，
从左 右 延 伸 下 来 ；下 面 岩 壁 虽 不
那么 峭 ，但 很 光 滑 ，没 有 踩
脚的 地 方 。那 丛 柴 ，叶 已 落
尽，一 根 根 胳 膊 粗 的 枝 桠傲
然挺 拔 ，在 向 我 炫 耀 似 的 。
我沿 着 岩 壁 下 方 走 ，想 找 到
上去 的 地 方 。突 然 ，我 发 现
岩壁 上 垂 下 一 根 葛 藤 ，手 指
那么 粗 ，暗 褐 色 的 外 皮 与 岩
壁的 颜 色极似 。我用 力 一拉 ，
藤根 纹丝 不 动 ，这 下 可 遇 到 救 星
了！我 把 刀 往 裤 带 上 一 挽 ，两 手
抓紧 葛 藤 ，脚 蹬 身弯 ，手 脚 交 换
用力 ，象 猴 子 一 般 ，几 下 就爬 了
上去 。

一上 去 ，才 发 现 这 根 葛 藤 还
有好 多 弟 兄 ，缠 在 柴 上 ，让 人 不
好下 刀 。我 一 气 之 下 ，把 那 丛 葛

藤根 一齐割断 ，再割断藤梢儿 ，扔到
岩下 。没有 了那些藤蔓碍手碍脚 ，砍
起柴来真痛快 ，一会儿柴就被砍完了 ，
并一 根 根 扔 到 岩 下 。这 时 ，我 才 悟
起那根葛藤也被我割掉了 ，我站在半
壁上 ，既不能上 ，也不能下 ，虽只有
三丈多 高 ，但下面坡陡 ，我还是不敢
跳。

没法 ，我只好喊哥哥 。
哥哥一 口 气跑过来 ，见我

尴尬在半岩上 ，便拾起那根葛
藤，一头绑上石块 ，手捏住离
石块三尺 多 长的地方 ，用 力一
抡，就势手一松 ，葛藤便 飞 了
上来 ，我把葛藤绑在树茬上 ，
两手抓 紧葛藤 ，又是脚蹬身弯

手脚 交换用 力 ，象猴子一
般，不几下就着 了地 。哥哥说：“咋
上去 的 ？怎么把它割 了 呢？”我望着
还在岩壁上摇荡的葛藤 ，脸有点烧 。
是的 ，帮我上 去 的 ，是它 ；帮我下来
的，还是它 。

事隔如今 已十 多 年 ，但我怎么也
忘不 了 。生 活 中 象我急刀 砍葛的事太
多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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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踏 着 呼啸 的 西 北 风
从我 窗 口 走过 ，带 走
我的 爱
我的 恨
去装 点 万 里 江 山
去埋葬 污 秽 、罪 恶

你付 出 的 太 多 、太 多
从天 堂 一 头 扑进 地狱

任泪 水撕碎一 切 牵 挂

甘愿 独 饮 那 死亡 的 沉默

也许

沉默正 是伟 大
无言 才 显 高 节
不树丰碑 ，本 身
就是丰碑
时间 将 作 出 公正裁 决……亮节　左 文 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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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山林的 困 惑 》一书
即将 由 武汉长江文艺 出版
社出版 。该书25万字 ，是
一部反映高 山 微波站职工
生活的长篇小说 。作者 尚
晓蒲是我省宁陕微波站职
工。尚酷爱文学创作 ，自
1982年 以来 ，已在全 国 十
余家报刊发表诗歌 、散文 、
小说等作品近10万字 。

（ 冯 宝林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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